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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史凡诗是上世纪 90 年代出国的，在美国混得

不错，有车有房，有儿有女，属高级白领。由于父母双

亡，妹妹移民加拿大了，老家娄城没了近亲，也就少了牵

挂，没有再回娄城。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在异国他乡生活了20来年了，

前几个月，突然接到母校娄城中学的邀请，说今年是娄

城中学的百年校庆，希望他能大驾光临，恭逢盛会。接

到邀请后，史凡诗兴奋了好一阵，回想起了当年在母校

的点点滴滴，不想还好，一想，那种乡情、乡愁立时漫上

心头，恨不得立马回娄城，回母校看看。

史凡诗想，此次回去，总得为母校做点什么吧。自

己虽然经济条件不错，给母校捐个一两万美金还是没有

问题的，但区区一两万美金实在不足以表达对家乡、对

母校的那份情感，他想起低自己一届的项博彤有多项专

利，赚了不少钱，就问他愿不愿意回去参加母校百年校

庆，为母校捐点钱。项博彤连想也没想，说没有问题。

史凡诗与项博彤都是大忙人，但两人都放下手头所

有的工作回国，且都带好了旅行支票。

母校的接待工作很细致周到，有专车到浦东机场来

接他们。来到娄东中学，史凡诗与项博彤都傻了，这是

我们的母校吗？怎么完全变样了，当年那个校门口是不

气派，但很有特色，特别是那两棵数百年的老榆树，有好

几个鸟窝呢，透出沧桑；那一排悬铃木，少说也有百年，

怎么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高大大的门楼，电动的

不锈钢大门，一块硕大无比的花岗石横卧在校门内，镌

刻着“勤学、拼搏、求实、向上”8字校训。气派是气派，

只是没有亲切感。来到校园内，更是找不着北，熟悉的

口字楼、教育楼、图书馆都不见了，史凡诗、项博彤都记

得口字楼是学生宿舍，口字中间南北各立一块独峰的太

湖石，分别刻有“博学”、“笃志”，相当于校训。不知是恋

旧还是没有与时俱进，反正他们都觉得原有的 4个字，

比现在校门口的8字校训更有文化底蕴。当然，印象最

深的是那条长廊，一个发券接一个发券，五六十个发券

呢，拍出的照片绝对有味道。还有风雨大操场呢？那可

是清代时考秀才的地方，记得中学时，常常来这儿练单

杠、双杠、吊环，跳木马……

史凡诗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年冬天，难得下了一场少

见的大雪，作为班长的他，与好几位爱锻炼的男同学借

了照相机，带了军大衣，来拍雪地肌肉照。史凡诗先让

大毛站在风雨操场外，自己对好了焦距，算好了距离，再

把照相机给长脚，自己回到风雨操场，把衣服脱了，脱成

光膀子，再把橄榄油抹在胸肌上，然后披上军大衣，裹紧

后，来到室外大毛站的位置，猛地把军大衣甩给大毛，长

脚以最快的速度按下快门。之后，一个接一个重复这个

动作与程序，每个人都有一张雪地肌肉照。

项博彤最难忘的是校最北边的那条小河，在那儿，

他第一次约了心仪的女同学去帮她复习，应付考试，在

书里还夹了纸条给她，虽然没有结果，回想起来毕竟十

分的美好。懵懵懂懂的爱，不知算不算初恋？可原来的

小河填了，连影子也没有了。原来的老房子、老树都没

有了，全是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大礼堂，学校

的整个格局都变了，用时下的话就是“高大上”了。最关

键的是，学生时代的信息已荡然无存。

平心而论，这次娄城中学的百年校庆还是组织得非

常好的，毕业于母校的佼佼者来了不少，可以说很排场，

还有隆重的开幕式以及精美的礼品。但与原来想象的

太不一样了。史凡诗与项博彤得出的结论是：学校不差

钱，还需要我俩捐赠吗？两人摸着口袋里的旅行支票都

不好意思拿出来。

在校友座谈会上，史凡诗拿出了专门整理后带回来

的几张老照片，有当年的学生宿舍口字楼，有长廊，有古

老的风雨操场，有老榆树，有悬铃木上的那口铜钟，有口

字楼的太湖石，有 600年的古紫藤，有已故老校长的照

片，有“文革”时学校里的大字报、红海洋，有雪地里的肌

肉照，这些照片被记者看到后，如获至宝。校领导来与

他商量，希望他把这些照片捐给校史室。史凡诗说：带

回国的这些照片就是准备捐给母校的。

项博彤有些失落，他问史凡诗：钱，还捐不捐？

史凡诗不知怎么回答他好。

百年校庆
□凌鼎年

五 奎
□刘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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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奎活到 70 多岁，才得了一个外号：活宝

壳子。

“壳子”是京戏里跌打翻扑的硬功夫，角色

突然遇到意外打击或者在激烈的开打中身体失

重，猝然从台毯上跃起，手脚朝天，脊背笔直地

落地，叫做“摔壳子”，也叫“锞子”。其中一种最

难的，要翻得高，手脚蜷缩，身体弯成弓形，只凭

背部的一小部分着地，取其形叫“元宝壳子”，摔

不好就会跌损脊骨或震坏五脏六腑，近年来几

乎绝迹于舞台了。

五奎最念念不忘的恰恰是这元宝壳子。他

对现在没有人练没有人演这功夫很伤心，常扯

着沙哑的嗓子跟别人抬杠：“什么叫危险，不险

不绝谁来看你？躺在被窝里睡大觉最安稳，有

人看吗？怕危险，别吃武戏这碗饭，练的是功

夫！”谁要是不服气，他会紧紧腰带，真要就地摔

给你看看。老头子儿子孙女一大帮了，摔坏了

谁担待得起？人们赶紧拉住他，他却还不饶，就

讲起当年在《金钱豹》里如何摔元宝壳子来。金

钱豹把雪亮的钢叉摇得哗啷啷脆响，高抛向空

中，他演的孙猴子从两张高桌上翻下来，空中接

叉，曲身将三股叉尖对着心窝，蜷成一团摔下，

又准又狠又脆，台下顿时炸了窝。这一手，他在

台中、台左、台右要连摔三番，立起身来面不改

色气不长出，顿时接着与金钱豹开打，这叫真玩

意儿——不是玩儿命。大名鼎鼎的李少春就因

为相中了他这一摔，说：“跟我唱吧，一个晚上10

块现大洋！”要知道，那时候的一块多大洋能买

44斤一袋的精白面哪！可他愣没答应，因为演

豹子的是师兄弟，自己攀高枝儿走了不仗义。

这些事，他常在团里叨念，老同事们听了往

往会附和一句：“敢情，玩意儿嘛！”他便很舒心，

很熨帖，让对方抽烟，喝自己新沏的酽茶。后来

老人们相继退休，不露面了，只有他还每天泡在

团里，照常早晨到练功房里转悠，讲给周围的小

青年听。小青年们起先还听得入神，觉得新鲜，

日子一长就没了耐性，眼神变得像听祥林嫂讲

阿毛被狼吃掉的故事。他以为对方不信，急眼

了，又要摔给他们看。小青年们都鬼猾得很，马

上嘻嘻哈哈换出一副嘴脸，说在戏校就听说奎

爷的大名，老师们都服的，摔壳子是没有敌手

的。他很容易被哄，顿时烟消云散，一边让烟、

让茶，一边又讲起当年在台上摔完，散戏回到后

台，弄几两老白干儿就着酱牛肉、花生米一喝，

两盅下去，浑身发热血脉通畅，筋骨酥软，那份

舒坦，美，给个县太爷当也不换！越说越来兴

头，真的掏腰包和小青年们去喝酒，猜拳行令侃

大山，然后借着酒兴打牌，输了钻桌子、贴纸条、

跳“铁门槛儿”、顶盘子乃至学猫叫狗叫，什么都

干，一点儿不像老先生的样儿。

剧团写本子出身的团长心眼挺细，总说五

奎成天和小青年厮混不是个事儿，万一哪天闹

过了头，情绪失控，老爷子真来个现身说法，老

骨头老肉的，出点毛病不得了，就找他谈话，很

婉转地征求他对青年演员的印象。他回答挺好

哇，武行那帮子一个个都他妈猴精着哪，就怕不

听话不肯吃苦练功。团长就叹气，说现在的年

轻人不同于过去了，有的没大没小，您哪……刚

要转入正题，五奎已经就立起眉毛来了精神，拍

着胸脯大包大揽地说没事，他们谁不听领导的

话，你言语一声儿，我臭骂一顿就都老实了！团

长咽了口唾沫，下面就无话，只用食指在空中比

画着写字，也不知写出几个字样来。

过了两天，团长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件事，就

趁着五奎在团里的时候去家访，对他的老伴说

奎老演了一辈子武戏，吃苦受累，该在家享几年

清福了，每天再往团里忙活，领导们心里不落

忍。那天正赶上五奎在工厂当干部的儿子和媳

妇在家，团长又对他们说你们给老人买个花呀

鸟的，老有所乐嘛。一家人听了都连连点头说

对，组织上真是关心老艺人，体贴入微。等团长

走了以后，儿子才说这还不明白，准是老爷子在

团里多管闲事碍眼了，现在单位里的头头就怕

离退休的人跟着瞎掺和，受累不讨好。等五奎

回来，他们就把道理讲给他听，他扑哧一声乐

了，说你们想哪儿去了，团长是个极通情达理的

文墨人儿，没那么多事，前两天还请我帮忙哪。

家人们听了半信半疑，儿子则横竖不信，却又说

不动老子，只好采用团长的建议先搞物质诱惑，

花30块钱买回来一只小鸟。

那是只黄雀，肥嘟嘟的身子，羽毛于深绿中

点缀着浅绿、鹅黄，乌黑的尖嘴，在小圆木笼里

跃上跳下，很爱叫，而且声音清脆悦耳。五奎很

喜欢，亲自换上食、水，逗弄了好一阵，转天一早

就提着鸟笼去河边了。那里经常聚集着一群养

鸟的老头，或提着笼子遛来遛去，或挂在树杈

上，一边听叫，一边互相品头论足，讲些养鸟的

学问。他们养的多是画眉、百灵、红子之类较为

名贵的品种。笼子也讲究、气派，做工精致，黄

铜提手金澄澄的耀眼生辉，有的还神秘兮兮地

蒙着蓝布罩，一看就给人以里边的活物绝非等

闲之辈的感觉。在他们堆里，人因鸟贵，他们自

然对小小的黄雀及其主人不屑一顾，五奎过去

搭讪，见老头们的样子就有些败兴，赌气走开，

把笼子挂在一棵远离众人的树上，然后两眼紧

盯着。黄雀先是惊悸不安地胡乱扑腾，后来也

许渐渐习惯了周围的环境，四下张望一阵，把尖

嘴探进小瓷罐里喝水，又甩弄得水花四溅地洗

澡，梳理羽毛，然后在横杆上立稳，扬起小脑袋

快活地鸣叫起来。它的声音虽然不如那边的画

眉们洪亮，却也婉啭动听，五奎心里一下子就舒

坦了，咧开嘴乐了。

他是个身子骨闲不住的人，听上一阵就把

外衣脱下，挂在树杈上，在旁边活动起腰腿来。

少不得踢腿下腰走云手，还一招一式地走了两

套拳脚，包括飞脚、旋子、翻身之类，耍弄完毕，

立身收式，把一条腿抬起来支在树干上耗着。

这一来惊动了那边的老头，他们常年累月遛早，

对健身活动见多识广，有的自己就会打几招太

极拳或扭时下流行的老年迪斯科。他们看得出

五奎的举手投足绝非一般水平，于是就有交头

接耳的议论，就耐不住好奇地过来攀谈。一个

矮老头上下端详五奎的神气打扮，问是不是武

术队的教练？五奎把头微微一摇，说自己是京

剧团的。老头们多是戏迷，顿时刮目相看，忙请

问尊姓大名，五奎报了名字，众人起先茫然，面

面相觑，后来争相表示久仰。五奎明知这是客

套，却也不在意，在社会上传名的都是主演，有

谁知道武行们姓甚名谁呢。他也忘了方才受冷

遇的不快，忙把腿放下来，同众人寒暄，对戏班

子的事有问必答，自然讲来讲去就扯到了壳子、

元宝壳子和《金钱豹》里的接叉，以及李少春如

何重金相邀和他的婉言拒绝，老头们听着都惊

叹不已，说还是老艺人有真功夫，现在的小青年

太娇贵，不肯下苦功，许多绝技怕是要失传了。

五奎就感慨万端地点头、又摇头，应了好多“那

是”，但后来又说有的后生还真不赖，像在《挑滑

车》里演高宠、黑风利的就堪造就，几位有空给

看看，捧捧场。老头们齐声表示没说的，到演时

一定去。五奎说着抬腕一看手表，忽然叫了声

哎哟，到上练功房的时间了，平常都是和小青年

们一块练，虽然今天自己先活动了，也还得去照

看，不然不放心。

五奎告辞众人，提起鸟笼，大步流星往剧团

走。在团部门口，正碰上来上班的团长，紧蹙眉

头，一只手还在空中比画着写字，竟然没有发现

对面的五奎。他就立住了，打了一声招呼，笑呵

呵地举起手里的鸟笼。团长这才反应过来，先

盯住鸟笼，又怔怔地朝他眨巴眼睛。他则连声

感谢团长的关心，说组织上往家里去一趟孩子

们就更知道孝顺了，他以后往团里来手里也有

伴儿了。团长含混地应着。他又问团长冥思苦

想是否又在琢磨什么本子，团里实在该研究两

出新戏了。团长忙说没有哇，这些日子挠头的

事太多没顾上弄本子，他听了就拍胸脯表示有

为难的事用的着他就只管张口，别不好意思，然

后就提着鸟笼先朝院里走去。

望着他脚步生风的八字步，惬意地荡来摆

去的小鸟笼，团长摇头嘟囔了一句“这个活宝壳

子呀”，心说再研究本子也不敢找你老先生的。

那次团长新写出一个主题、内涵都极为深刻的

本子，他在会议上从人性、艺术的角度剖析人物

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几个人物之间繁复微妙的矛

盾关系，五奎竟睡着了，醒过来发言又说没听明

白，还说他认为反正一出戏得有个好故事和几

手绝活才行，不然人家看什么呀！接着就又扯

到壳子、元宝壳子和《金钱豹》接叉，会场就乱

了，有附合的，也有借题发挥找乐子的，弄得团

长好多日子不想再提那本子。

不过，团长这天心里倒确实有为难的事。

加拿大来了一位华人富商丁老先生，点名要看

京剧团的戏，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一来可以增加

剧团因为上座率不高不得不压缩的演出场次，

二来丁老先生应许如果戏好就邀请他们去演

出，条件十分优惠，对方经手人说老先生一再叮

嘱，京剧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演员们苦练成才不

容易，不要在费用上斤斤计较。如此好事一旦

达成协议，自然对剧团的经济效益和鼓舞士气

都有好处，演员们谁不想着出去潇洒走一回？

谁知在人员上出了毛病，丁老先生点的大轴戏

是《挑滑车》，里面演金兀术手下猛将黑风利的

大倪没有评上二级演员，一直闹情绪歇病假，私

下里说既然高级职称都给了主演就让主演们自

己演去吧。据传他养病是假在饭店里给歌星伴

舞是真，由于腰腿有功夫跳得极好，一个晚上赚

300来块，在那儿认识了一个老外还要联系出国

哪。团长几次派人请他参加演出都碰了钉子，

昨天晚上亲自出马探望，只见他在床上裹着棉

被捂着腰眼一个劲儿哎哟，这腰疼看不见摸不

着连 X 光都透视不出来你能说什么，团长只得

忍住一肚子的好话气话回来了，急得一夜没合

眼。要是别的角色可以找人替演，可这黑风利

手持两把乌油锤俗称“大锤儿”，同宋营大将高

宠开打要翻摔的，别人来不了，大倪还真跟五奎

学了硬实的壳子功夫，准备使在“大战”的第二

摔里，其他人闻风丧胆更不敢接这个坑儿了。

同时据接待人员介绍，丁老先生对戏十分内行，

提起《挑滑车》的各个角色，老一辈的角儿怎么

演，门儿清，在他那儿甭想鱼目混珠偷工减料蒙

混过关。

晚上就要演出了，“大锤儿”还没有着落，团

长急得在办公室里转磨。忽然门“吱扭”一响开

了，五奎风风火火地闯进来，说团长你可真沉得

住气，晚上演《挑滑车》到现在不响排是怎么回

事。团长正在气头上，反问没有“大锤儿”您让

高宠跟谁“大战”去？接着就把大倪近日行径倾

囊倒袋数落一顿。五奎一听也着了急，说职称

这东西我早说过不是个好东西评来评去有名额

管着给谁不给谁净惹麻烦，评的时候领导头疼，

评不上的肝儿疼，可就是改不了！又说大倪那

个东西也是个小心眼子的东西，我们当初没职

称也唱了一辈子戏，《金钱豹》照样客满还出了

李少春、李万春一大堆好角，不过话又说回来

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不是……说着说着

他的话突然打住了，面容变得极为严肃庄重，硬

邦邦地蹦出两个字：我来！

团长开始没听清，后来吃了一惊，连忙摇头

摆手说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五奎脸上的表情更

加郑重起来，眯缝两眼紧盯着团长，沙哑嗓子压

得很低沉地问：怎么，你看我老了，不中用了？

说着就往地下打量，两手朝腰带摸去……团长

赶忙上前拦住，连喊别别别可别，面对五奎严峻

的目光，不知是急中生智，还是推心置腹，忽然

用极真诚温和的语气说不是信不过您，您的功

夫团里外头谁不清楚？可事情不能这么办，您

一上台问题就僵了，大倪今后还怎么回蔓儿？

他没脸见人了。对小青年还得尽量争取、帮助

不是？五奎听了沉吟一下，点头说倒是这么个

理儿，既然组织上这么替小青年着想，我跑一趟

吧，把那东西狠狠地臭骂一顿他就老实了。团

长虽然不大相信五奎有这么大威慑力量，却也

不好再阻拦了，况且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五奎

是第一个自告奋勇去做大倪思想工作的，他也

有点感动，就点头同意了。

五奎走后，本来就不抱希望的团长一直没

有闲着，分别给梆子剧团、评剧团、豫剧团和戏

校打电话，请求支援，整整忙活了大半天。不料

对方都回答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又找几个头头

研究，也商量不出好办法，看来只有要求变更戏

码了，正犹豫着如何向丁老先生解释，门呼地被

推开了。

一前一后走进来两个人：五奎和大倪。一

个红光焕发，一个脸色蜡黄；一个进门就嚷，一

个沉默不语。五奎显然喝了不少老白干儿，嗓

子越发沙哑地喊道，大倪的腰疼是不轻但他还

是惦着晚上的演出，我给他推拿了三遍才能下

地，时候不早了什么也别说了赶紧召集人排

戏！几位头头喜出望外，团长直朝五奎射去感

谢狐疑外加询问的目光，五奎仿佛没看见，扶着

大倪的肩膀先奔前台去了。

谁也不知道五奎如何把大倪说动的，正像

无法断定大倪的腰疼是真是假一样。五奎绝口

不提此事，与平日健谈判若两人，后来团长找大

倪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谈心，事后也没露口风，

反正大倪又演“大锤儿”了，反正那天的排练很

顺利，一次完成。

晚上的演出非常圆满。最受欢迎的是《挑

滑车》，大倪扮的黑风利和高宠配合严密，两把

大锤同一杆大枪在“急急风”的锣鼓里打得翻江

倒海天昏地暗，黑风利先是被高宠的银枪挑了

个“旋扑虎”，爬起来再战，紧接着又被戳一个

“壳子”，来势猛，起范儿高，摔得既狠又脆，还分

毫不差地切在锣鼓点上，随乐声同时戛然而止，

台下顿时彩声四起。坐在楼下第三排中间的丁

老先生，兴奋地直摇摆白发稀疏油光的大脑袋，

还 发 出 一 声 极 标 准 的 老 戏 迷 喝 彩 时 的“ 噢

儿——”声。

散戏以后，他在文化局和剧团头头的陪同

下上台会见演员，被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

搀扶着，颤巍巍地伸出戴着钻戒的保养得极好

的胖胖的手，满面春风地同大家一一握手，走到

大倪跟前时就握住不放，连声称赞功夫好，多年

没有看到这么硬实的摔功，又冲又规矩，在哪位

师傅门下学的艺呀？大倪就去台侧找来了五

奎，丁老先生侧过身去握手，那手却在半路停

住，同五奎互相凝视，迟疑地说“您……你是

五……”话未落音，五奎先脱口喊出“你是大

头？”随即两个人就彼此拍打起肩膀来。

原来他们早年是同科学艺的师兄弟，用五

奎的话说是“发小儿”。故交重逢分外欣喜，丁

先生说这些年我来国内一直打听你，原来你在

这儿窝着哪！五奎说你改行经商发了横财，不

仅头大连肚子也圆了，两个人就都乐了。

寒暄一阵，丁先生说晚上还要等新加坡的

一个传真，明天来车接五奎去宾馆，一定好好

叙叙旧。五奎一摆手，说你有事先忙去，有空

到家里坐。先生告辞离去，他也不送，只又摆

了摆手。旁边人的目光却仍随着丁先生那肥胖

而又前呼后拥的背影，那被绷得满满的可体的

浅灰色西装。张望有顷，才向五奎转回身

来，他显得格外瘦小枯干，身上那件儿子工

厂发的夹克式工作服也有些皱巴。有人就摇

头，叹气。

五奎被他们看得发毛，忙问怎么啦怎么回

事怎么回事？大倪咽了下口水，说：“您和他是

师兄弟，现在，人家丁先生——”

到这，五奎两眼圆睁，满脸神采飞扬，哈哈

大笑：“你说丁大头呀，咳，我刚才没泄他的底，

给他留着情面，他从小就笨手笨脚，连‘倒毛’都

翻不利索，更甭提‘壳子’了，祖师爷没赏他唱戏

这碗饭，不改行干吗？”

说罢，大概又想起丁大头在科班里的蠢样

子，越发摇头晃脑乐不可支。

大倪和在场小青年们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河里有条大鱼，”二狗绘声绘色说，“有这么长。”他用力

伸展双臂比画着。“啊！”听众吐出舌头半天没缩回来。

二狗的话，大家还是有点信的。因为他常年在河里电鱼。

70岁的李老汉呸口痰，说：“我就不信，我打了一辈子鱼，还

没见过米把长的，他二狗子电了几年鱼，就敢说看到大的

了。”李老汉望着挂在墙上的破破烂烂的渔网愤愤不平。这话

传到了二狗的耳朵里。“等哪一天，我电上一条大鱼来，让那

老家伙看看！”二狗胸有成竹。

二狗的话，李老汉也知道了。他吧嗒吧嗒旱

烟袋，蹲在墙跟前盯着那些破网出了半天神。

几天后，李老汉悄悄地把油漆好的破船和修

补好的渔网拉到了河里。他分别在两岸对称式地

下了网。他暗想：只要二狗说的那条大鱼从这儿

过，保准它跑不掉。于是他天天划着小船在两岸

来回巡视。

二狗仍像往常一样，每天让妻子划着小船，

他自己两手拿着网兜立在船头。他打开电门，两

个网兜在水里移动，强大的电流使水花翻滚，大

大小小的鱼儿瞬间漂浮到水面。他用网兜一舀，

便把鱼儿兜进了网兜，关上电门，把鱼往船舱一

倒，鱼儿躺在船舱，小点儿的僵硬着身子；大点

的，翕动着嘴巴，奄奄一息。他每天都能电三四

十斤鱼，收入十分可观。

李老汉每每看到二狗就说：“你这叫赶尽杀

绝啊！以后你还电啥？”二狗撇撇嘴说：“你打了

一辈子鱼不还没打完吗？现在不又下河打鱼？”

李老汉只好讪讪地笑。“我昨晚又看到那条大鱼

了！”二狗把船划到李老汉的船边坏坏地笑着

说。“在哪个地方？”李老汉小心地问。“就在这

附近。”二狗似乎挺严肃的样子。

二狗说的附近，就是李老汉下网的地方。李老汉暗喜：看

来我的经验还是可靠的，大鱼出没就应该在这狭窄的河段。不

过，李老汉却说：“不一定吧！大鱼来去无踪，我这样死守也

不是好办法，跟踪或许能捕到。”

“嗯，嗯！”二狗非常赞同。在捕大鱼这点上，他们的想法

是一致的。

八月十五晚上，一轮明月悬挂天上，大地如同白昼，河面

浮光跃银。

李老汉望望月亮，看看水面。他决定在船上过夜。

二狗望望水面，看看月亮，说：“老婆，今晚天气有大鱼

出来，我们能电到大鱼。”

月亮的脚步款款地移动，寂静的河面似乎能听到月光把碎

银子撒向河面的叮叮当当的声音。

李老汉不时地划动小船在两岸网口观察。

二狗说：“老婆，你把船划慢点，轻点，别把大鱼赶到老

家伙那儿，让他白捡了便宜。”

二狗往上游去电大鱼了。他站在船头，两个

网兜不停地在水里搅动。很多鱼儿漂浮在水面，

二狗不管那些鱼儿，他今晚一门心思要电大鱼。

带电的网兜在水里电击的面积达四五平方，也就

说，只要周围有大鱼，二狗满有把握电到它。

“嘎——嘎——”小船惊起了一对水鸟，它

们拍打着翅膀飞上岸，吓得二狗手一哆嗦。突

然，一股巨浪涌起，白色的尾鳍在水面上一甩，

水花像珍珠一样撒向四周。“大鱼！大鱼！”二狗

抑制不住激动，压着嗓子。他妻子用力划动小船

去追。

此时，一朵浮云遮住了月亮，河面顿时朦胧

起来。

二狗看到前面一个扁担一样长的黑影在水面

一隐又消失了。二狗索性把电门一直开着，随时

做好电击大鱼的准备。

浮云游走，皓月千里，水面波光粼粼。

当二狗再次把网兜在水里搅动时，突然，一

股巨浪向河中间涌去。二狗想，不好，鱼一旦到

深水区，电击就没有效果了。于是二狗让妻子把

船划向河心。

他再次把网兜往深水里搅动，一串串泡泡从

水里冒出，接着一条大大的尾鳍在水面上搅动。

二狗试着用网兜去舀，网兜小了，舀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眼看

大鱼就要挣脱，情急之下，二狗跳下船就去抱那条大鱼，

“啊——”二狗惨叫。二狗老婆赶紧关了电门，大喊救命……

听到救命声，李老汉赶紧把船划去，他没忘记看看二狗的

船舱——空空的。等他和二狗的老婆把二狗拖上岸，二狗已经

不行了，二狗的老婆在寂静的岸边号啕大哭……

第二天，李老汉悄悄地把船和网拖回了家。

别人询问他有没有看到二狗说的那条大鱼时，他用力伸展

双臂，比画着严肃地说：“有！这么长！”


